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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外交

口述／王正一教授 

      現任慈濟醫院董事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顧問

      台大醫學院榮譽教授            

整理／曾慶方

出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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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二年，隨著棒球投手王建民出征紐約洋基隊，棒球在台灣

又掀起旋風。但年輕人可能不知道，棒球真正席捲全台，是在

一九七○年左右，當時正值台灣經濟奇蹟起飛，「瘋」迷棒球

蔚為風潮。在那個年代，觀看棒球轉播，可不只是狂熱的年輕

人，而是全家老少都動員的全民運動。

一九六八年，台東紅葉少棒隊在台北舉行的中日友誼賽

上，打敗了當年的世界盃少棒冠軍日本隊，掀起棒球熱潮。

一九六九年台灣金龍少棒隊「出國比賽」在美國威廉波特得到

世界少棒冠軍。從此「出國比賽，ㄊㄟ冠軍ㄉㄡˋ回來（拿冠

軍回來）」成了家喻戶曉的名言。一九六六年華航才剛開始飛

國際線，由此可知，搭飛機「出國比賽」可是一件不容易完成

的大事！

巨人少棒輝煌年  多少人生第一次

一九七三年，巨人少棒隊創下完全沒失分、三振最多人次、

單場最多得分二十七分等數項無人能破的世界少棒紀錄的這一

年，正是我代表台灣醫界「出國比賽」的起始年，也是我認定

大腸鏡是我一生投注的目標的開端。

這一年，也是我所創下人生許多第一次紀錄，值得紀念的年

份。第一次出國，第一次到日本，第一次參加國際研討會，第

一次擔任國際研討會副主席，同時也是大會上最年輕的專題討

論的演講者，也是專題討論會上提出內視鏡有最佳數據的報告

者。

當時，我僅僅憑著不到二年的大腸鏡實作經驗，就勇氣十

足參加首次亞太內視鏡醫學會，從台灣到日本琉球、鹿兒島、

京都，再由東京返國，大約十天之久。三十四歲年輕的我，能

當上副主席與專題討論的演講者，真是感到無上榮耀。除了在

「非惡性結腸性疾病內視鏡檢查」專題討論會發表論文，報告

沒有使用X光透視輔助的操作法(fluoroscope），全大腸檢查( 
Total colonoscopy)成功率居然高達百分之六十，比日本的先進

成績好很多，這數據讓與會醫學專家大為驚訝。另外也在「上

消化道出血緊急內視鏡」專題討論會上，報告用內視鏡止血的

出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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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台灣經驗證明我們並不輸日本。

有了成功的第一次，壯了膽量，心情輕鬆不少。第二次到

新加坡開會，報告大腸鏡息肉的切除，紐西蘭的醫師請教我，

問我為何會有比日本人還好的成就時，我半開玩笑回答：「因

為我們中國人都是直腸子，內視鏡較容易插入，可以直達盲

腸。」一九八○年九月在台灣舉辦第三次亞太內視鏡醫學會

時，我更承擔起重責大任，擔任規劃及實際會務工作，地點選

在台北圓山大飯店，有一千多位海內外醫界人士報名參加。

回想起一九七九年世界少棒賽期間，朴子少棒隊投手陳昭

安在對義大利之戰，創下了永遠不會被打破的世界紀錄，即是

將十八位打者全部三振出局，達成了不可思議的「完全三振比

賽」。相較之下，我在一九八○年也應該算是創下舉辦醫學年

會的世界紀錄；一夫當關，承擔千人大會，身兼數職，擔任副

秘書長、副總幹事、兼財務長、節目編排、議程排定、大會專

刊編撰、每日大會新聞的記者兼主編(以英文出刊，一天十二

頁)，又做十三篇專題報告，擔任主席及演講者，大大小小，內

內外外的事，一肩扛下；而為了大會忙進忙出，連續四天都沒

睡覺。這紀錄，應該也是無人能突破吧。

十三篇論文 一次齊發

為什麼一個人會準備十三篇專題報告呢？因為距大會會期

一個多月前，我突然發現我們科內發表論文絕少，只好一口氣

報了十三題，其中兩題請國泰醫院吳啟華醫師與開業的好友楊

昭光醫師幫忙報告。有好幾題都是很特別，像「肛門大出血之

緊急內視鏡檢查」是全世界最早提出的報告，部分內容曾在

一九七八年世界消化系內視鏡醫學會由宋教授代表在西班牙馬

德里報告，當年還獲得「年輕研究者獎」，而我也在這次大會

上終於有機會親自報告。而大腸阻塞應用緊急大腸鏡診斷也可

能是第一篇相關的報告。「食道潰瘍之研究」指出食道潰潰有

兩種不同形態， 一種是在食道中部發生因阻滯導致機械性壓迫

粘膜破損而發生潰瘍；另一種則是胃酸逆流，主要是在食道下

端；其實，鼻胃管也會引起食道潰瘍，是由食道中段一直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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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也是一種機械性之影響。胃壁細胞迷入食道，也會發生

潰瘍，那是胃酸的影響。

提到食道潰瘍，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冬天吃火鍋取暖，如果

方法不正確，很容易引發食道潰瘍。一般人以為火鍋食材煮熟

後，沾了醬料就會降溫，大口大口吃下去，結果食材表面是降

溫了，裡面溫度仍很高，吞下肚之前，食道已被燙傷，燙傷會

造成潰瘍，是一種燒傷，所以提醒大家，吃火鍋一定要先將料

放涼一會兒，再沾醬食用。

在一連四天的會議期間，每天要出十二頁的大會專刊，為

了出專刊，連睡覺時間都沒有最後一天住進圓山飯店才有時間

睡覺，妹妹還特地為我到圓環買宵夜補一補，這也是老爸吩咐

的。

仗著年輕體力好，撐了四天，用拼命三郎的能量完成大會所

有任務。老師預支貴賓旅費，竟然不認帳，要自己全賠墊錢，

才知道錢財雖是身外之物，卻是馬虎不得，一定要簽收，才不

會有人因「失憶」出差錯。這筆在當時可謂天文數字的賠款，

讓我體會到凡事一定要「有憑有據」的重要性！

一九八○年，台灣三級棒球少棒、青少棒、青棒處處稱霸，

那一年，也是「二○○七年時代雜誌全球百位最有影響力人

物」之一的王建民出生的一年。我到美國紐奧良參加國際直腸

病大會，當一位美國醫師正為了發明一台價值一千美金的止血

儀器而沾沾自喜時，我忍不住舉手發言，分享經驗，我曾使用

名為保思命(Bosmin)的腎上腺素，用一比四千的濃度，以內視

鏡灑在出血的胃腸部位上，止血效果也很好，效果超過九成，

這種治療方式只需要一元美金的藥費，讓美國醫界驚嘆不已！

七十二小時來回法國  飛去飛回不停歇

一九八三年我擔任臺大醫院醫務秘書時，醫務副院長要我

為醫院的整體發展犧牲，叫我不要去參加內視鏡醫學會，後來

好不容易才答應讓我去法國參加世界內視鏡研討會，因為我要

去發表四篇論文，其中兩篇是參加專題討論，但條件是快去快

回。我創下七十二小時之內來回法國南西(Nancy)的超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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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在巴黎下了飛機，從巴黎到南西還要轉三個多小時

的特快車，一出車站，哇，沒想到六月底還是好冷，因為旅館

在不遠的對面，計程車司機也不肯載，只好冷到發抖，拖著行

李走到飯店再去會場。七點多才回來吃晚餐，我不懂法文，只

覺得為何菜單上很多”poison”，餐廳怎麼全是毒藥？後來才

知道原來英文的毒藥，卻是法文的「魚」。因為出菜特慢，我

等著等著，就睡著了！後來被侍者搖醒來吃。坐火車前往南西

時，望望車窗外，還以為是經過沼澤地區，結果回到臺灣才知

道，當地剛發生大水災，一望無際的沼澤，根本是洪災區。

一九八七年，外交部來函詢問各醫院有無醫師願意去參加

「中南美洲消化聯合醫學會」，我沒有去過巴拉圭，就投了六

篇論文。沒想到六篇都被接受，其中四篇參加專題討論，另

外二篇是Free papers(一般演講)，可能是因為巴拉圭很遠，所

以亞洲國家很少有人去參加，日本有代表，但都是旅居當地的

日僑，所以我的論文全被接受了。官方語言雖為西班牙文及英

文，我用英文報告，聽眾寥寥無幾，因為會聽英文的人很少。

最後一天的報告，會場只有十個人在現場，扣掉主席、辦事人

員、我跟我太太、看門的人等等，真正的聽眾才二位。

太太有感而發，對我講了一個故事，讓我永生難忘。她說：

「有一位教授去演講，只有一位聽眾從頭聽到尾，教授很感

動，演講完，立刻下台跟對方致意！感謝他一直坐著聽演講，

對他的演講如此感興趣！沒料到，對方回答：『不好意思，我

是負責鎖門的人！』」

講完之後王孫大使請我們夫妻倆餐敘，表示謝意，因為我算

是到邦交國做了一趟醫療外交之旅。 後來我倆還也參加當地旅

遊，覺得好可怕，因為導遊講西班牙文，沒有翻譯，全程完全

聽不懂，如入無人之地，是一趟冒險之旅。

北海道踢館之旅

出國參加醫學會，我比較喜歡去參加日本的會議。小

青 (Nabiki )醫師在日本是以小兒內視鏡出名的出名教授。

一九八一年他在北海道舉辦「小兒內視鏡醫學會」，我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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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非小兒醫師的內科醫師身份，參加小青教授所主辦的學會，

報告我們在兒童內視鏡之經驗，在日本一代宗師面前，我的行

逕，以現代俚語而言，就叫「踢館」。我們的所作所為還不遜

色，特別是出生不到二十四小時即作緊急內視鏡，也是絕無僅

有的經驗。

小兒內視鏡的不破記錄

一九七六年我從日本回來，就開始做小兒內視鏡。我記得是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先是接到婦產科醫師來電，緊接著小

兒科醫師也打來，問我可不可以為一個新生兒做內視鏡？因為

有一位新生兒剛剛發生嘔血的症狀。我不是小兒科醫師，不知

道內視鏡管要多細才不會傷害到初生嬰兒，趕緊打電話問解剖

學科、病理科，大家都不知道食道進口、賁門及幽門的直徑多

大，出生嬰兒可以做內視鏡嗎？過去沒有報告，也不知要如何

注意。我鼓起勇氣，找小兒科教授張美惠陪同幫我，照顧小寶

貝，觀察生命跡象，我先用當時最細的內視鏡──零點六公分

粗，只能看，不能照相的支氣管鏡進去看，發現食道、胃都有

潰瘍，心一橫，拿了零點九公分的上消化道內視鏡來作，一直

擔心戳破幽門，慢慢打氣，把管子送進去，直達十二指腸。 原
來小嬰兒是因為通過產道時，因產道狹窄卡住，難產被壓迫導

致缺氧而發生潰瘍出血、胃酸逆流，食道也受損。完成這項檢

查，也創下為剛出生一天以內的嬰兒作內視鏡檢查的世界紀

錄。

這也是永恆不破的記錄，一九八一年我去馬尼拉，在菲律賓

最古老的、最大的聖托托馬斯大學作了特別演講，就提到當年

的匹夫之勇。

內視鏡會籍久久久

一九九七年原希望學會去爭取二○○○年的世界消化系醫學

會在臺灣主辦，可惜在奧地利維也納開會時沒有去爭取，競標

的時機已過，已沒機會，當時臺灣處境堪慮，想要拉攏一些主

要國家，不然怕會除名。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辦了一次「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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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聯合內視鏡醫學討論會」，四個九，象徵友誼久久久，我

代表我在國際團體上的會籍久久久，希望每年內視鏡醫學會都

能辦一次國際性的醫學會，保持會籍。日本丹羽教授(Niwa很
支持台灣，我到日本拜訪他，請他支持，並邀約美日知名教授

出席。會籍問題也有驚無險，我們的會籍保持至今。

一趟沙烏地 爭得百位醫

一九八四年，我升教授第二年就奉命擔任醫務秘書，當時

臺大有派醫療團到沙烏地阿拉伯駐地幫忙。原訂由副院長沈有

仁教授率團到沙烏地阿拉伯，但當時臺大正在積極規劃醫療作

業的電腦化，由我代替沈副座訪問沙烏地，衛生署國際合作處

的蔡主任當領隊，沿路談到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很重要，需要

長期支持。我將臺大的困難跟他說，以前臺大沒有經費、預算

少，名額凍結，像我就是教授兼主治醫師，二個正式職務由同

一個人擔任。而因為名額有限，許多優秀的醫師訓練完成後，

都必須離開，無法留住人才，我建議只要開放給臺大一百個主

治醫師名額，醫療團長期派駐沙烏地應該就沒問題。

後來衛生署真的給臺大一百個主治醫師名額，許多優秀人才

得以留下來，包括前任衛生署侯勝茂署長、現任林芳郁署長，

都是當時的「沙烏地幫」留下來的。這一段影響臺大以後人才

的留用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在往沙烏地的一路上，用心「閒

聊」得到的意外又豐碩的成果，不敢居功，實是時勢造成，也

是主管當局的睿智。在臺大四十年的工作能夠爭取到一百位主

治醫師，是連夢也不敢想的大事。

協助邦交國 醫療作外交

一九九八年，九二一大地震前一年，隨當時的副總統連戰先

生到中南美洲去救災，九二一之後就出了一本書，《為何他們

存活？》(改版為《顫抖的大地》)，寫九二一大地震後救災的

經過。我有很多感觸。

一九九九年九二一的清晨發生大地震，早上六點我已經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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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官邸等候，早上八點搭直昇機飛到災區埔里高中，一共三台

直昇機，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搭直昇機。我們在埔里高中的運動

場降落。一下飛機，走到街上，連副總統就被攔下來，有一台

車帶著五、六位骨折病患，車子繞來繞去出不去，聯外道路都

斷了，連石岡水壩的橋都斷了，沒有路出去，病患需要手術，

連副總統回頭問我：「現在該怎麼辦？」我不加思索回答：

「用直昇機送。」連先生也很爽快說：「好！」將病患後送到

臺中榮總開刀。當時並沒有其他的直昇機，就用我們的直昇機

載送，一架直昇機只能運送二位病患，副總統的飛機就沒得飛

了，我們只好坐在那兒等，行程全部延誤，等呀等，中午到

了，沒有安排在那兒吃飯，只有到慈濟人供應熱食的地方要點

吃的，那時候，深深感受到慈濟的工作那麼快，而又那麼實

在。一路上也碰到很多事情，餘震時，一塊木頭一塊玻璃掉到

我面前三公尺處，差點打到我，驚險萬分。

九二一前一年我曾隨副總統到薩爾瓦多救災，當天晚上做了

一個夢，夢到日本救援團也到了，連副總統去跟他說話，因為

我會說日文，由我翻譯，但夢中卻看到二個字「中寮」，以為

是日文「中寮」(意指「中間住宿點」)，當時不以為意，隔年

九二一大地震時到了中寮鄉勘災，才又回想起這個夢境。真是

神奇，難道我能未卜先知嗎？

連先生跟中南美洲邦交國的關係很好，每次提到WHO(世界

衛生組織)議題都叫我去說明，因為我是醫療專業，也可以發揮

醫療外交的功能。後來我們已爭取為觀察員，先爭取觀察員，

可以旁觀、旁聽，可以多知道決策經過、決策內容，雖不能發

言，但已實際參與，應該是很重要的起步。

當今社會，因為外交而爆發許多醜聞，鬧得滿城風雨，貽笑

大方，相較之下，醫療外交與棒球外交好像更有著力點，平順

多了，以專業取代金援，也才是正途。


